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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同志牺牲近50年了，年轻时我有幸与他

相识，又与他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在抗美援朝50

周年到来之际，写此短文以资纪念。

黍辫鬻黪
1948年冬，我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为平津学

生党员回解放区进修成立的学习班)调到中央机要

处业余中学任文化教员。党中央到达西柏坡后，为

了提高机要人员的文化水平，少奇同志指示中央宣

传部为中央机要处筹建业余中学，由陈伯达兼校

长，于光远、杨述、田家英、王惠德兼任数学、语文、

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的教员。由于革命发展很快，

他们工作繁忙，于是抽调我们几位刚由蒋管区回来

不久的学生接替他们任专职教员，当时，我接替于

光远任数学教员。因初任此职，既无工作经验，又无

资料，有些发憷。于光远同志告诉我，可到西柏坡中

央宣传部图书馆去看看。一天上午，天气晴好，我由

中央机要处驻地北庄村北，急匆匆地越过山沟，赶

到西北坡村，当路过毛主席住房院墙时，心里十分

激动，心想毛主席就住在这里面，恐怕正在睡觉吧!

因为我从译电人员工作时间推算，毛主席、周恩来

等首长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到清晨。果然，站在院墙

边的警卫战士过来轻声对我说，“轻轻地通过，不要

影响首长休息。”我登上村西北侧山坡时，看到一个

场院及三间窑洞，这就是中宣部图书馆。这窑洞原

来是给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按延安的式样挖的，

后来考虑到太行山区比陕北雨水多，窑洞易坍塌，

不安全，就给中央宣传部放图书资料了。我远远看

到于光远正和一位比他高半个头的同志在窑洞前

的广场上谈话。我走过去，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敢打

扰他们。心想于光远原为清华大学助教，到延安后

写过不少文章，年青有为，在中央小有名气，和他在

～起的这位也一定不简单。于

光远见到了我，叫我说：“小刘，

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毛

岸英同志，他兼图书馆长，你可

向他借书”，转而又对毛岸英

说：“这是刘毅同志，他从北平

回来不久，接替我在机要处兼

任数学教学工作，要找些数学

方面的图书资料⋯⋯”。回解放

区半年来，我对毛岸英已有所

闻，今天能够认识他，我抑制不

住的心中喜悦。他高高的个子，

浓浓的眉毛，大眼睛，明亮有

神，穿一身灰色土布棉衣，平整清洁。经介绍后，他

和霭地对我说：“认识你很高兴，管书的同志有事外

出了，你进屋自己找吧!拿走什么书，在登记本上登

记一下。”停了～下，他又叮嘱一句，“可要及时还

哟!”我随即走进了窑洞。当我捧着范氏大代数、三

S几何等数学参考书及教学法走出窑洞时，见他们

谈兴仍然很浓，没打扰他们，握了握手，就顺来路回

到了北庄。路上我一直很兴奋，回味着巧遇毛岸英

的幸运事。 鬻麟
1950年10月11日在北京香山，这时我早已改

做译电工作，机要处长李伏忠召集我等6人谈话，下

达了赴朝的命令。他说，朝鲜战火已烧到我国东北

边境，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海鸥(时任科长)、吴玉平

等4人已随彭总飞往沈阳，由于译电工作很重，再派

我们6人去加强他们的力量。

次日下午，我们从前门火车站乘车赶到沈阳，

住进和平街2号。这里原为张学良公馆，是一个豪华

的小院，黑色的大铁门整天关着，院内有假山、喷泉

相衬，树木花草茂密，院中心的一座灰砖建的小洋

楼是彭总指挥所的临时驻地。彭总住楼上，楼下大

厅左侧会客室为机要科。当天高岗、张明远来访。彭

总送走他们后，即转身来到我们房间，进1"7就微笑

着说：“又来了几位小同志，很好，现在电报往来很

多，非常需要你们。”他看了看地铺，又说，“现在人多

了，床不够用，只好委屈你们睡在地上；过几天我们

去朝鲜，那里比这条件要差多了，要准备吃苦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总，心情很激动，这就是“彭大

将军”啊!人们都说彭总很严肃，看来他还是很亲

切、很体贴、很关心部下的。

午饭时，看到从楼上快步走下一个大个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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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就认出是毛岸英，立即迎上去同他握手。他似

乎也认出了我，但又叫不出名字。我赶紧自我介绍，

并谈起前年在西北坡借图书资料的事，他说：“我想

起来了，你也改行做机要工作了，我们是同行，我现

在是机要秘书啊!”大家都笑了。在以后的几天里，

同一个院同桌吃饭，交谈机会较多，他又不时地来

和我们聊天。他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很受大家欢

迎。我们也喜欢向他提问题，当问到他在苏联的情

况时，他谈得很多，他说在党的关怀下，他和岸青结

束了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

院，那里有各国革命党人的子女，从幼儿到初等学

校教育都有，受到苏共的关怀。后来苏德战争爆发，

生活变化很大，再不能安心学习了，1942年他进入

伊万诺瓦市苏军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1943年初又

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授中尉军衔，加入苏

联共产党(1946年回国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入

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到过白俄罗斯、捷

克、波兰等国作战，任坦克连指导员。1945年春，斯

大林下令将毛岸英从前线调回，总参谋长罗科索夫

斯基带他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当场表扬了毛岸

英，晋升他为上尉，并宣布让他退役，留在莫斯科后

方工作。我猜想可能斯大林怕他发生意外，不好向

毛泽东主席交待。毛岸英青少年在苏联接受现代文

明教育，崇尚科学，他说，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人民

过上了幸福生活。苏联的科学技术很先进，出了很

多科学家，靠自己的发明创造，制造出先进的飞机、

坦克、大炮，打败了希特勒，我们中国也要发展科学

技术，赶上他们。

毛岸英聪明好学，诚恳朴实，实事求是，没有一

点娇气、傲气。在沈阳的短短几天中，他抽空乘车到

新华书店买回许多书，自己看，也分给大家看。我借

了本科学家的故事，直到他牺牲时，也没有还给他。

后来借给其他同志，再也没有收回，我每每想起没

有保存好这本珍贵的纪念物，就悔恨不巳。

毛岸英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精通俄、英等

外语，在中央宣传部时，就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

1950年lO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战役打响后，

前线俘获两个美国兵，送到大榆洞，组织部长任荣

亲自审问，当时懂外语的人很少，由毛岸英担任翻

译，当得知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问他

们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远东侵略别国时，他们回答

是奉上级命令他们来的，现在也很懊悔。此后，总部

根据志愿军与多国军队作战的现实，立即派多种外

《北京档案)2000年第12期

语人才支援前方。藕麟
往事寻踪

彭总在沈阳和平街住了不足10天，就乘专机

去了安东(现丹东)，毛岸英和部分作战、机要人员

随行。

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

打响了入朝的第一战役。其他人员则乘火车赶到安

东，再过江到大榆洞去司驻地。

大榆洞位于朝鲜北部山区，距鸭绿江几十公

里，是一座金矿所在地。厂区多木板房，此时已停

产。彭指与十三兵团司令部组成志愿军司令部，各

部门分散住在各山沟的木板房里。当时，电报很多，

上通下达，工作异常繁忙，我们每天只能断续睡几

个小时，睡眠严重不足，深夜工作时困得打盹，头发

被蜡烛烧焦的事，已不是新闻。这时很少有机会与

毛岸英见面交谈。11月下旬的一天，在上厕所时我

遇到了他，他掌管机要文电，知道译电工作量很大。

他～见到我，就亲切地安慰我说：“你们辛苦了，看

你眼都熬红了。”谁想这竟是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两天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年28岁。

那是11月24日下午，两架美国黑寡妇侦察机

在大榆洞上空盘旋，许久才飞去。为防空袭，当晚解

方参谋长即要求志司各处翌日都要隐蔽疏散，能进

矿洞的都要进矿洞。作战处和机要处搬人矿区山沟

里水泥构筑的直径约2米的涵洞内，铺木地板，在地

板上译电和睡觉。25日下午，突然听到涵洞外敌机

的轰炸声连续不断，此时，彭总还在指挥部署第二

战役，我们紧张地把彭总的指示传往参战各部队。

一群敌机在狂轰滥炸后离去，大榆洞成为一片火

海，解方参谋长立即组织机关连队进行救火。据在

山上站岗的哨兵观察，一群美机低空飞来，直奔厂

区上空，第一、二颗燃烧弹就投向彭总住过的住房，

住房燃烧起火。谁也没有料到，毛岸英和作战参谋

高瑞欣被美帝国主义的燃烧弹夺去了生命。

噩耗传来，志司全体人员为失去亲密的好战

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子悲痛万分，不少人泪流

满面，泣不成声。我在心中狠狠地说：血债要用血来

还。也是历史的巧合，就在毛岸英、高瑞欣牺牲的当

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战役。这场战役，将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取得

了出国作战的最大胜利。
‘

压题照片：1949年4月，新婚的毛岸英、刘松林

与父亲毛泽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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